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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雄

（1963～），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1997～2000年就读吴征镒院士博士研究生。

师门轶事二则
——缅怀恩师吴征镒先生

初识吴先生

我的小学和中学的前半部分正处文革时期，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我们熟知的名人中鲜有科学

家，尽管吴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植物学家。那时熟知的名人除马、恩、列、斯、毛等革命导师外，

主要是一批英模人物。如抗战期间去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英勇跳崖的狼牙山五壮

士；解放战争期间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少年英雄刘胡兰；抗美援朝期间用

身体挡子弹的黄继光，严守潜伏纪律、被大火烧死的邱少云，勇救朝鲜落水儿童的国际共产主义战

士罗盛教；和平时期做好人好事的雷锋，拽离受惊战马、保护火车安全的欧阳海，勇扑炸药包舍己

救人的王杰（不是当前唱歌的那位），保护集体财产勇斗地主的少年英雄刘文学，等等，以军界人

物为主。至于国内科技界的名人，印象最深的好像只有一个——数学家华罗庚。那时很少有人希望

长大后当科学家的，记得曾有一次题为“我的理想”的作文课，全班同学的理想惊人的一致——当

解放军，令语文老师唏嘘不已。

幸而在我们的求学阶段结束了文革，迎来了尊重知识、崇尚科学的“科学的春天”。随着影视

作品和文学作品中关于科学家的内容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为国人所知。大概在我的大学期

间，在一本介绍科学家的书籍中，读到了一则题为“识一叶而退千军”的故事，讲的是吴征镒先生

抓住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的事迹，这是我对吴先生最初的了解。对吴先生的再次

了解是在我大学毕业若干年后，当时在湖南的一所中学教书，为了备考研究生，初次接触到《植物

地理学》，接触到吴先生学术思想最核心的部分——中国植物区系区划和中国植物区系热带亲缘的

理论。当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考入昆

明植物研究所之后，终于见到了吴先生

本人，并有幸和吴先生在一个研究室共

事。当时，吴先生的办公室在标本馆二

楼，上下班途中有时能偶遇吴先生，更

多的时候是在分类室和研究所的各项科

研活动中，虽然我当时尚不是吴先生的

弟子，但耳濡目染，还是从先生那里学

到了不少知识，大开了眼界。随着先生

年事增高，办公室迁到山下后，与先生

见面的机会逐渐减少，就在那时，我成

了吴先生的弟子。先生的“被子植物八

纲系统”和“多期、多系、多域起源” 与吴老会议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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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都是在那个时期获悉的。

难忘的论文答辩

师从吴先生是我一生的荣耀。因为我硕士期间的研究内容是植物系统学方面的，为弥补不足，

当年特地报考的是吴先生植物区系地理方向的博士生。在我上基础课之前，论文题目已确定为“高

黎贡山北段植物区系研究”。但在基础课结束时，我的一个山茶科广义核果茶属系统学研究的课题

得到了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在先生的建议下，我的研究方向又回到了系统学研究。论文开

题的过程中，曾与先生讨论过数次，得到了先生许多的指点，使得研究的进程得以平稳地前行。遗

憾的是，当我的论文初稿完成，准备面呈先生斧正把关之时，也是我通过对多学科的大量实验数据

深入分析总结，得出了一些结论，作出了一些推测，也积累了许多疑问，亟需得到先生的答疑解惑

之时，先生因目疾住院手术了，痛失了一次系统深入地向先生请教的机会。幸亏分类室李锡文等老

先生古道心肠，施以援手，使我的博士论文得以完稿。值得庆幸的是，在我论文答辩的那天，吴先

生来到了答辩会场，令我倍感欣慰和鼓舞。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论文答辩。最值得一提的是评委提

问的环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气氛之热烈，记忆犹新。李锡文老师一个人前后提问了将近一个小

时，使我疲于应答，但受益匪浅。可能是受当时会场气氛的影响，吴先生突然发话了：“我也有个

问题想问问你，核果茶的种子与山榄科植物的种子很像，二者之间有什么演化关系？”听到先生的

提问，我脱口而出：“吴先生，您是我导师，今天应该帮我回答问题，怎么反过来问我问题呢？”

会场一片笑声，使我释然轻松了不少，最终顺利地通过了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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